序言

在2012年7月的时候，我提出了“诗心”这个概念，弹指一挥间，已到了2025年2月。我增改旧文，加入了新鲜的话题和元素，让这篇陈旧的文章更符合当下的气质。同时我分出版块，进行了更细致的论述。

一、文字质感的源泉
成熟的诗人皆有诗心，它是文字质感的源泉。

一颗诗心的清亮，可使得文字卓尔不群，也能令作者对文字把控自如。以诗心入墨，语句便流畅连贯。不仅如此，文字还能以舒适的结构分布出轻重缓急，使其充满明晰或潜在的条理性。

而之于创作者，诗心能赋予他一双慧眼，见出事物独到之所在。诗心所到之处，往往伴随别样而深入的视角。在这个视角里，世界饱含新奇、奇迹与真言，都是蕴养诗意的基底。而所谓诗心，本就以寻找诗意为目的，于是便更能先验而迅捷地把握那些迷人的字眼。

为了使文字最终达到出人意料却入木三分的效果，诗心须独特而深入。唯有独特，才不会落入前人窠臼；唯有深入，才贴切到位。完成一篇诗歌，有两个阶段：第一，是创作动机阶段，寻一个发端。第二，就是深化主题、罗织素材，也就是动机展开。

运用诗心，以一个深入而独特的视角切入主题，当主题的门扉被敲开后，就会呈现出一片开阔地。其未开垦的程度，与你所选取的视角直接相关。而你亟待解决的问题是，要将这片土地上散布的素材，排列出一种仍未被使用且充满奇妙感的序列。而诗心在这个阶段的作用，便是通过长时间磨练所得到的直觉，抿出这种最佳排序。

二、三个探讨的要点

这还不是全部。这里面有三个要点值得探讨。

其一，这种序列果真要追求最佳吗？当然不是。其实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最佳，而是相对于你目前所能企及的完成度而言，有一个最优解。这也意味着，学无止境。除非到改无可改，否则一篇佳作在岁月的沉淀中就可以不断升级，找到其当下最贴切的表达。就如同此刻我对于旧文的增改。这种不断贴切的过程，本身就是作者一路的成长史。

其二，这种最佳的序列，是一次成功的吗？很多时候，并不完全是。我相信有一些天赋异禀的作者，能够下笔如有神、先验地找到这种最佳序列。但更多作者，都是在反复揣摩与修正之后，才摸索出来。最经得起推敲的部分，将会被留到最后，而歧路会被一一推翻。

其三，是不是有了一个最佳序列，文字就算完成了呢？不是。任何诗歌，不能少了情绪，否则不能称之为诗。这是“诗性”二字的本义所决定的。所谓诗，就不可能是纯理性的，其中本然地就有态度和感情。所以，诗心其实不单单是独到地看清切入角度和排列顺序的眼力，更是一种情绪，是情绪与眼力的融合。只有当将饱满的情绪注入到深厚的眼力之中时，诗心，才会犹如画龙点睛一般，鲜活起来。所以，诗歌的生命，源于带着感情地写，终于带着感情地读。只有被搬上舞台的剧本，才是真正的戏剧。只有被深情朗诵的诗歌，才有真正的生命。

三、创作冲动的保护

那这份眼力和情绪又该如何获得呢？

从具体的操作上来说，一个视角决定了主题的归属，而决定视角的，是开篇。为什么小时候写作文讲究要有“凤头”呢？就是说，开篇很重要。如果一篇文章头开不好，那么整个基调就会被带歪。而在很多时候，我们创作的动机分两种。一种是出题性的，就是想要写东西了，找个题目出内容。另一种是原发性的，就是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句子，然后想接着这个句子写下去。出题是会极大消耗创作冲动的，而灵感的突袭就会好很多。而创作冲动就像天井里的水缸一样：满了，自然会溢出来；但一味使用，必将被掏空。

而要让它再满上，就要耐心等待雨水的蓄积。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人刻意挑水往水缸里灌，那就是所谓的刻意练习了。现实中，水缸中水的来源，其实是多样性的。就像最近流行的MBTI测试，说你是E人还是I人？E人就是通过外在社交获取能量，I人就是通过自我对话获取能量。就好像水缸里的水：如果是雨水，这个水就是I水；如果是挑水，这个水就相当于是E水。世上没有纯粹的I人和E人，人们都是时E时I。所以创作冲动可以自然补充，也可以加速恢复。时间久了，就会发现，重要的并不是E或者I，而是你可E可I，可盐可甜。多一种渠道和手段，有资源也有预备，人就多一份转机。

四、诗的本质是占卜

为保证创作冲动的始终充沛，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每一次创作。也就是说，越有能力越要物尽其用，而不是滥用。经过多年研究，我认为诗歌的本质，其实是风言风语（占）和自圆其说（卜）。我觉得诗人应该自由，真正的诗人不应该去从事命题创作，或者说是在他进入成熟期之后，就应该感知天地而抿出一句发端之句。这种“感知天地而抿发端”的能力，也就是风言风语的权利，在更古早的时代，是巫师的特权。

之所以到目前为之，诗歌还有一定的神性，还是deepseek从逻辑上不可能完美驾驭的领域，其原因就在这里。AI是程序，是纯理性的东西，推理永远都是根据已知条件的推断。而所谓“抿”，是一种高级的人脑功能。是通过相对充足的感受，以及直击灵魂的一丝感觉，所最终呈现的一种感知。简而言之，就是“受而觉知”。没有推理过程，或者说省略推理过程，就那么一下。不是感性，不是理性，而是独属于人类的智性。

有多正确，其实主要也不取决于读了多少书，掌握多少知识，而是假设前提的假设方向是不是对的。我尝试过使用deepseek，如果你连续提问同一个问题，它聪明过头地会错了意，就会推理出来一堆过犹不及的东西。而到目前为止，最优秀的人类素质其实从未变过，就是提问能力。在科学研究中，始终都有这样一句话，提出问题的人比解决问题的人更高明。如今的AI时代，只是将科研界的共识带到的日常之中。

而诗的神性就在于，祂本然地能够致良知，判断什么是更好的假设方向。这就是人和AI最大的区别也是优势，人都有良知，越是良人就越有完备的良知，而AI目前没有也很难有。AI的语境是“我假设”，但是他无法保证他的假设的正确率。而持续写诗，就是能够时时拂拭自身赤诚之心的一种有效方式。换言之，这就是保证自己的假设拥有近乎绝对正确率的有效方法。

诗，可以是风言风语。但诗人最大的能力不是把诗写好，而是把解释做全。无论我写出什么，我都能解释出其中的合理性和深刻性。然后根据这种合理与深刻，对原作进行反向修正和二度创作。如同毕加索推销他的画作，三分靠画、七分靠话。也如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，当我们写出一串诗行之后，推断它源自于我们的何种本心。就如同从龟壳中出来的铜钱的落位，总能给出不止一种的解读，而我们自身的评判机制、也就是良知，会遴选出其中最有认知高度的一种。

所以世间最原始的评论应该是诗歌评论，诗人负责天马行空，诗评家负责赏析与批评，再反馈到诗人那里，诗人负责将批评的部分进行有序化、良序化，再将鉴赏的部分进行招式化、功法化。而诗心是什么？就是在你编的时候，已经部分地想好要怎么去圆的那种高屋建瓴的洞知。这种洞知，源于每一次都走心用心的足量刻意练习。

探听发端并承袭

我们是生物，不要学搜索引擎，搜索不是生物的长项，探听才是。我们找东西不需要全扫描，而是建立与目标的点对点联系。这一点，在2012年时可能还没有多少人看见，但是在2025年你再来看，就已经充分地突显出了其重要性。我说过，成熟的诗人不应该写命题。但如果是我自己给自己找一个题目写呢？这就不叫命题，而叫听命。而每一个需要探听的命题，都是值得写的题目，必然都是在当下具有一定热度的热点。它可以是最热的新闻话题，也可以来自你印象深刻的事件。
根据这个题，你会有一个发端。而一个好的发端，能为之后的文字打下扎实的基础。而当文字展开时，我相信会有少数天赋异禀的人，但通常情况下，你会遇到阻碍。这个时候，需要反复比照与揣摩。当你思维顿滞、写到一半忽而想不到接续的下文时，就将已经写下的文字重读一遍，试图从中体会出文字的指向，然后找到最适宜的字眼，来承接上文的情绪与旨意。这就是抿，反复地抿。抿得实在麻木了，就休息一下，让CD过去，恢复了就继续。

而这样的重读在一首诗的创作过程中，可能要经历数十遍甚至是上百遍。但只要能够通过对前文的揣摩，找到文字准确的动向，这便是一种宝贵的能力，名之为语感。语感是条件反射，是植入潜意识的语言记忆。只有当语言记忆有了一定的厚度之后，才能出现更好、更精致的语感。也就是说，语感是可以逐步练习、最终达到炉火纯青的。

六、大数据永不过时

但并不是多读、多写就可使语感纯熟。其中讲究更多的，是思维模式。这就如同你面对一个岔口的时候，你是凭什么来判断路径？当然是以往遇到类似状况时的经验。经验不是知识，而是在知识的基础上，总结与钻研。就像你有一座音色动听的编钟，你不去敲击它、不去反复地尝试它，便永远悟不出乐理的精妙。所以只有当知识变成经验、而经验又累积为一种模式的时候，你才能用这种模式，近乎本能地形成感觉。

最后就是情绪，或者说是思绪加上情感。我在文章一开始说过，诗心能够让文字变得连贯而流畅。但这是说在诗歌完成之后，读者阅读时的感受。在创作过程中，甚至是最初完成之时，这种流畅与连贯的程度，可能还是不够的。这时，就需要作者带着情绪，把文字的思路再捋一遍。因为诗心的存在，文字的衔接部分便被更加重视，带着丰沛的情绪读一遍，如果字句与脱口而出的版本有出入，就以口语化的版本为准。当这些关节被打通，文字整体便能更加自如地流转起来，使其更有统一的指向性。这就是语感和情绪的关系，支撑语感的情绪不一定要激烈，但一定要充盈。

所以大数据在这里有两层意思，第一层就是既往的创作经验是足量的，第二层就是当下的“情绪带宽”也是足量的。硬盘够大、内存（缓存）够大、显存够大、带宽够大，都够大才是支持大数据的起码前提。同样的，一个人只有饱读诗书有丰富的过往，精力充沛有丰盈的当下，才能想象无边有丰饶的未来。

结语

总之，诗心是一个诗人在经过反复锤炼之后，所获得的一笔宝贵的财富。拥有诗心，将使得文字的构造在冥冥之中变得自有定数。而实则，这是一种反复尝试、揣摩与总结之后的语言直觉；以及对诗歌与文字本身所含有的饱满情绪。拥有这一切，便能使你的文字与旁人的言说，产生本质的区别。
